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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那些逝去的青春与记忆

 四月总会下几场雨
 一场落在心头 
一场润湿心里 
阴绵的雨 
弄湿了纸扎的心情
打乱了清明的时光 
四月正是春天上色的时候 
点绿了山间的路径 
迷失了人们的眼睛 清明的日子  
点燃的思念 
焚烧了一程又一程 
那些追忆的诗句 
在黄纸上刻骨铭心  


一年之中的这个日子 
我们总象失去了魂 
那些失去的美好 
在纷飞的悲痛中 
化为一缕缕的安慰  
清明的季节 
写着两个不同的表达 
一个在里面安息灵魂 
一个在外面燃烧虔诚 
满山烟光 
失眠了长长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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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地方，它代表了一种精神，刻画了一种情怀……
《我的生死北大》
有一种音乐，它吟咏着你的过去，更缠绕着你未来的灵魂……

《蓝侬，理想世界》
有一种人物，他在时你赞他风华绝代，他走了也那般唇齿留香
《张国荣，查无此人》
有一种信仰，你带它披荆斩棘，以热血浇灌大地，以青春宣誓那无悔的忠诚！
《唯有进步值得信仰》

我的生死北大（节选）
http://blog.renren.com/blog/220851406/450245938
从北大图书馆南门回本科生宿舍区，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上中学时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圣人居住的别墅区。那时，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最佳选择，知道了燕南园60号别墅住的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

　　王先生学越南语时，已经72岁，但越南语却成为他熟练操纵的第7种语言。这让我无法不自惭形秽。我14岁开始学英语，却认为实在太晚了。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注过厚厚的4卷《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要花多少时间记忆，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谁也无法统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4卷书为王先生带来了惊人的版税收入。刚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拜谒王力先生，路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王川说，这银行半数存款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60号楼之前，王川叮嘱我们，见王先生时，“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动”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水墨画，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画给先生的。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60号别墅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的家居特点。前不久受香港传讯电视之托，在郎润园采访87岁的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全部被书刊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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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入学时，王力先生已超过80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王先生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言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前，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当他确知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成了被人经常造访的小人物，而我最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你必须尊重他，否则，他会传你闲话，但他打乱的是你几天的一连串计划。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Lennon 理想世界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293895/
     关于这个世界一切美好的想象，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过追寻的脚步，但总会有人作出表率，身先士卒，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时代需求的精神领袖。 

　　 

　　 音乐家，诗人，社会活动家等等。Lennon被枪杀之后，逐渐被媒体神化，他的种种关于理想世界的愿望，也重新被人们拿出来探讨论证。 

　　 这样也好。Lennon的思想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边缘化，而是重新被许多和平主义者奉为圭臬，成为一个时期乃至一个时代的主题。 

　　 在今天，我仍能感受到这种思想所迸发出的活力和先锋性。 

　　 Yoko还活着，依然表演他有名的《切片》，依然呈现裸露与真实。在Lennon死后近20年仍不放弃宣传他“爱与和平”的理想，可见这位如今已高龄的前卫艺术家对Lennon乃至世界人民的一种崇高的热爱。我不相信，这是所谓的借亡夫发财。博爱被卑鄙的流言所袭击，我们无法谩骂甚至诅咒造谣者，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坚信在籽渣会有美好的东西升华。 

　　 我们坚信，可以走得更远。 

　　 

　　 纪录片是大概半个月前看的，到了今天想到片子里的一幕幕镜头，仍是感慨万千。 

　　 为伟大的Beatles疯狂；为《Please Please me》疯狂；为“英国入侵”疯狂；为六、七十年代疯狂；为那些疯狂的歌迷而疯狂。 

　　 史无前例，摧枯拉朽。 

　　 在摇滚乐的世界，Beatles是无可争议的王者，永远的王者。 

　　 我们，爱他们。 

　　 

　　 这始终还是一部关于Lennon的纪录片，关于他的生活，他的房子，他的歌迷，他的二婚，他的孩子，他的《Imagine》……Lennon在一系列光环的背后所隐藏的始终一个纯粹的人所具备的情感，他对家庭，对孩子，对Yoko保守非议的爱始终是一如既往。 

　　 真实的存在，总会让我们更加体味到其中内涵的一种温暖。 

　　 纪录片时间清晰，一步步走向结束，列侬关于“理想世界”的愿望也日臻成熟。他一直在等待，等待接受，等待自己或者他人可以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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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幕关于Lennon、Yoko和那个我忘了名字的漫画家的争论，我印象较深。我当时一直翻来覆去看那一段，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进行辩论。但是令我失望的是，那个漫画家可笑的没有任何价值的胡搅蛮缠让我对很多所谓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又产生了怀疑。 

　　 我没什么说的，我只是不明白，那个漫画家是厌恶和平呢？还是臆想Lennon的那种行为是炒作而心怀憎恶呢？但我对这种这种蔑视至爱的行为极为愤怒，并且替他自己感到羞耻。 

　　 价值观念不同，我也不敢妄加评论了。 

　　 

　　 

　　 Lennon说过，他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还需要奉献自己的爱，但前提，自己要活得更久，做更多的事情。 

　　 上帝跟他开了一个玩笑，给很多人留下无与伦比的伤感。 

　　 Lennon走了。 

　　 很多歌迷，强忍泪水，自发聚集街头，来悼念Lennon。看到歌迷们伤心的泪水，我也止不住留下了眼泪，即使现在，想着当时的镜头，我仍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Lennon走了。 

　　 留给我们无数美妙的歌曲，留给我们理想世界的愿望，留给我们她的遗孀Yoko和关于Beatles一切美好的回忆。 

　　 

　　 最后，大房子，落地窗，满是阳光，Lennon在一架白色钢琴前演奏他的灵魂之歌——《Imagine》。 

　　 我以为我会哭得很厉害。 

　　 结果，我却很安静。沉淀，升华。 想象。想象。 

　　 

　　 我从不轻易听《Imagine》，我总觉得对那样一首歌的把玩是一种亵渎。 

　　 

　　 好了，那么，允许我再听一次《Imagine》。

张国荣，查无此人
http://blog.renren.com/share/329633803/5800693123/

邮递员有一个难题。在他的邮包里，一直有一封没办法投出的信。又到了一个阴雨绵绵的坏天气，邮递员沮丧地意识到，它在自己手中，已经整整一年了。现在它躺在邮包的深处，像一个愚人节的惯有玩笑——可是愚人节的意义早在去年就已经改变了——是谁还在开这样的玩笑呢？

 谁都看得出，这封信已经走过了很多地方。香港。上海滩。冲绳。欧洲。阿根廷。来。回。来。回。信封的表面不再像一年前那样光滑笔挺，像在告诉人们，它已经很累了。 信的上面还有很多斑驳模糊的邮戳，每个邮戳代表着一个真实或者虚幻的地点，一个确实有着收信人的蛛丝马迹、却也使他下落不明的地方。 信被无数次单调而机械地打回，信的背面印着数行的“查无此人”。 

信封上这样写着：张国荣先生收 投递地点香港中环.文华酒店回复：查无此人“张国荣就是落在那个花台上，摔到了那条黄线里面。”从张国荣在香港文华酒店跳下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年，文华酒店门口的侍应生早就能很熟练地用粤语、普通话和英语向前来询问的人作介绍——两次来，遇到两个不同的侍应生，都是同样的手势和台词。张国荣跳楼的健身房，几个外国人在健身，只是他跳下去的那个天台被锁上了，透过百叶窗望出去，一切都很平常。4月1日，文华酒店以收取少量租金的方式，默许歌迷将此地作为纪念张国荣的基地。无可否认的是，更多的华人知道文华酒店，是因为张国荣最后选择在这里结束生命。 

投递地点阿根廷.公路.大瀑布回复：查无此人 

酒馆、石板路面、路灯构成异乡人眼中另一个类似香港的街景，在这里可以运用英语、普通话、粤语或者阿根廷语跟不认识的人交谈。《春光乍泄》里张国荣与一个外国人跳舞，左手攥着一支点燃的烟。在阿根廷，王家卫营造了几组不同的环境，它们有不同的态度，比如大瀑布的态度就很鲜明，它是为了抚慰而存在。当美工张叔平一笔一笔地在某间旅馆里的墙壁上画出图案，便构成了张国荣在阿根廷的临时安身所。 还有这条Highway，苍白又遥远，是南美洲上一块荒芜、陌生的地方，石子和枯草记录下一段关于快乐的故事。 

投递地点香港.石塘嘴回复：查无此人

 夜晚的石塘嘴，从电车里看出去，是冷清和昏暗的，香港不是每个地方都如铜锣湾和尖沙咀一样明亮，但这种昏暗似乎更加真实。一个50年前，如花在这条斜斜的道上掩面一笑，倚红楼变成了幼稚园，再往前一个50年，就是十二少和如花的那个“出500元摸摸小腿的年代”。关锦鹏是想用两个淡化了性别的人，来表达最基础的对改变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信任。在两个50年之后，关锦鹏的两个主角张国荣和梅艳芳都撒手人寰，《胭脂扣》则像一个预言摆在香港的石塘嘴。

 投递地点尘世外.兰若寺回复：查无此人 
有人看见那个小书生背着木箱向着时间的深处走去，唱着路随人茫茫美梦似路长，他的脸上春意盎然，稚气未脱。那是一个久远的有关人鬼情未了的故事。兰若寺是个充满诗意的地点，兰若寺的意思其实就是尘世外。而王祖贤的鬼气和午马的侠气可以被忽略。当宁采臣在光的深处回头时，你会明白时间并没有带走什么。

    投递地点北京.舞台回复：查无此人 

舞台上的西楚霸王和虞姬影影绰绰，虞姬说：大王，刘邦的军队打来了。霸王循声望去，虞姬轻轻抽出霸王腰间的挎剑，自刎于一刹。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戏就结束在高潮处。舞台在北京，无论风云如何变化，舞台一直没变，程蝶衣为日本侵略者演“贵妃醉酒”，天旋地转最后倒在舞台上，泪流满面，可见他确是痴迷。陈凯歌曾说张国荣与陈蝶衣很相似。而戏中张丰毅扮演的段小楼这样回答：“你是不疯魔不成活啊！”是张国荣使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人，他们脆弱而纯粹。 

投递地点陕西榆林红石峡.大漠回复：查无此人 

黄沙，黄衫，夕阳西下，古代人，现代人，时间在天涯孤客心中燃烧留下灰烬。1994年以前，人们提起陕西，首先想起的是黄土高原和壮丽的壶口瀑布。现在，很多人更难忘记于天地一片混沌中那面迎风飘扬的大旗。那也是陕西，具体地点是在榆林地区的沙漠。当王家卫富于情感张力的影调遍布实景，当色彩搭配出出奇的鲜艳仿佛触手可及，在榆林大漠里的阳光、蓝天反倒显得疏离，不再真实。真实的惟有张国荣的那个背影，被深深刻入脑海。 

投递地点上海滩.风月场回复：查无此人 

是许文强或是那个拆白党忠良？万一我们忘记那张脸，还有一双行走于十里洋场缥缈无常的白色皮鞋。这样你就会记忆起那些穿梭来去的地点，那些金碧辉煌出售的色彩、人声喧杂的酒店或是灯红酒绿的风月场，都成为脚下的过眼云烟。黄浦江的浪，早已汤汤呜咽入海。 

投递地点香港.旺角回复：查无此人

 张国荣和唐唐的别墅并不耀眼，除了多一扇铁门之外，甚至还没有对面邻居的房子簇新。这里是私人住宅区，路口有明显的警示招牌，严禁擅自进入，很多明星的家都在这个附近，但他的家一眼便能认出，可能因为他的骨灰摆放在此，所以一年四季都会有不相识的人在门前摆放花束。来应门的人并不比其他住户更谨慎，但对待各式陌生来访者，肯定更加坚决和得体。屋里很暗，开门的人尽量把自己夹在铁门和木门之间，不让外面看到屋里的情况。我告诉她外面还有一束花，她探探头说：“刚才才收了一束，又有了吗？”然后将门掩好，迅速取花返屋。张国荣前经纪人陈淑芬一直表示“在努力物色理想的地方安放骨灰及设立墓碑”，无论张国荣的墓安放在何处，他生前的家总是第一个让人想起他的地方。 


投递地点东南亚.热带雨林回复：查无此人 

一个男人曾经在茂密的椰林中快速行走，生气地离开他生母的住处，并且义无反顾。在椰林里，他留下了等待寻访与验证的足迹。在东南亚某处行驶的火车里，他重复了一遍有关无脚鸟的传说。车窗外是潮湿、温润的热带雨林，火车仿佛并非在平地行驶，而是漫无目的地飘行在空中。 

投递地点香港.海湾回复：查无此人 

维多利亚海湾对面也是海湾，香港的年轻人要立抱负到处都是好地方。《英雄本色》里的海湾寄托了张国荣投奔怒海的“当年情”，平静的大海是成熟，澎湃的大海是狂热，他的成长经历见证了一代人对江湖仗义的崇拜过程。是的，那时候都年轻，大哥狄龙都显得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大哥拍拍警校学员的肩膀：“多打打沙袋”，意思就是说身体要好，是男人总要搏杀一番。海风吹来，咸淡的气味夹杂着...
唯有进步值得信仰

犹记得当时一起去看《十月围城》我们哭得天昏地暗的样子，之后的感受是那样难以言说。郭郭用手机找到了这篇评论，也是我看到过的对这部电影最好的评论。

人生中总有这般的邂逅。让人学会思索一些也许过于宏大的东西。

然而我不得不说，它们之于我，不仅仅是一篇评论而已，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已。

---------------------------------------------------------------------------

现在是2009年，华丽丽的建国六十年，荧屏与荧幕上都充满了DANG单方面的回忆与歌颂，按照我老爹的总结就是：全面展示我们如何弄倒国民党。 

　　今年秋天，我陪朋友一起看赫赫有名的献礼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她从小到大是个好孩子，学习好，思想好，行为积极上进，党员，国家机关从业人员，不看毒草，不听靡靡之音，更不会有丝毫反动思想。 

　　我们一起看到影片中的瞿恩就义，孙淳叔叔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倒下。我朋友哄笑起来嗤之以鼻：真假，太假了，你说是不是？！我说不是的，虽然你不相信，但是当时这位瞿恩的原型叫做瞿秋白，他的确是唱着国际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死掉的。DANG今天很操蛋，并不代表所有信仰这种主义的人都很操蛋。 

　　从什么时候开始，连好孩子们也开始什么都不相信。 

　　不相信有人会为了主义而慷慨赴死； 

　　不相信有人会大公无私舍身取义； 

　　不相信有人立志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 

　　执政者将自身的理想与主义抬得越高，我们所感受到现实的就越荒谬，实用主义君临时代，娱乐精神空前风行。 

　　文革时，家乡有青年在街头打闹嬉戏，高喊着：你们敢打革命爷，你们敢打革命姐。至此，“革命”再也不是一个神圣的词语，它完全沦为一个笑话。 

　　我们还没开始建构，就已经开心地拥抱解构，我们还没开始做梦，就已经嘲笑理想，我们还没学会相信，就开始提防欺骗。最终我们打倒了神圣，最终我们热情地拥抱庸俗，最终未能建筑起自身核心价值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以大量物质享受来弥补空虚与维持稳定，我们被忽悠太久，产生最大恶果不是我们笨了，而是我们奸诈了，我们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 

　　 

　　 

　　一直以来，我不喜欢革命，我恐惧它巨大的破坏力，我厌恶它的血腥后果，我讨厌它可以随时成为攻击异己的工具，我更憎恶它随时变化的面孔，吞噬自身儿女时比吞噬敌人更加凶狠。 

　　一直以来，我不喜欢主义，尤其那些认为自身的道路才是人类终结目的的主义，当他们被压迫的时候他们表演得如此纯洁理想，当他们成为主流，他们所表现出的排外性与空前专制往往比前任统治者更甚。 

　　所以，我看《十月围城》不仅仅是抱着八卦的心态，更是因为被它片花中孙中山的一段独白给触到。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应该说这是我见过的关于革命最好的解读，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终于和“革命”这个词握手言和。 

　　我可以厌恶革命，可以反对主义，但是对于革命者，对于为主义而赴死的人，甚至被主义吞噬的人们，我心怀尊重。 

　　我今日之所感所知所思所享，无不来自于百年来这些努力去实现臆想中“中国明天”的人们。他们或伟大或浅薄或愚蠢或无私或卑劣或聪明或成功或失败或一代领袖或千古罪人，我可以评判他们，同时心怀某种敬畏与感激。 

　　我们已经无法体会到当初那些热情，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感知热情的时代环境。 

　　革命、民主、自由、主义、共和、共产、大同……都是曾经被用以呼唤理性、现代性、个性、人性与新的时代，同时也这些词也被用以唤起多数人的暴力，用以巩固权力，用以践踏权利与扭曲人性、创造同质化。 

　　就在不远的年代里，人们感知国家的衰败与无望，人们有着各自臆想的正义与理想，人们为了捍卫思想而厮杀，当思想成为组织，人们卷入其中，最终组织的荣衰代替了思想的成败，最终组织的目的代替了过程的正义，组织代替了理想，成为正义本身。 

　　《十月围城》中，革命者臆想着只要保卫组织，保卫领袖就等于保卫正义，于是可以欺诈义士作为诱饵引开杀手，清廷官员臆想着只要保卫朝廷统治与社会的安稳就等于保卫正义，于是可以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自身是正义。 

　　影片的主角并不是这“正义”的双方，而是那些为了这场理想之争、，明天之争而付出生命的小人物，他们倒在政党、革命家、政治家、军阀、党魁、知识分子、大商人们叱咤风云的舞台下，他们是渺小的配角，他们所求的无非是俗世幸福，而时代给了他们一个小时，去成就历史。 

　　我总是想起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关于马赛曲的故事，马赛曲的作者一生除了写出这首歌之外乏善可陈。仿佛时代在两个小时的时间中选择了那个普通的人物，借他的手写出来这伟大的旋律。 

　　或许，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组织；或许，在中国社会的方向抉择中，我们总是抽到下下签；或许，我们任何一个机会都导向失败；或许。我们总是一遍遍重复着历史的错误与悲剧；或许，我们至今还不知自己来自何方，去向何处。 

　　在衰败、痛苦与危机重重的年代里，青年们“闭上眼就能看到中国的明天”，这种深刻的幸福与乐观，在今天的我们从未体会过。 

　　 

　　去年回家时在飞机上读顾准，在生命的倒数第二年，他在信件中和自己的弟弟探讨“终极目的”这一命题—— 

　　“从来都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社会的进步。” 

　　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主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主义值得你去放弃自身的判断力。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主义能够替代进步本身。 

　　所以，值得信仰的是进步本身，而不是任何标榜“进步”的组织。 

　　今天的主流，无非也是昨日的异端，今天的异端，也许就是明日的主流。 

　　归根结底，时代一定会以自己的方式向前进步，任何人“万万岁”的说梦，任何组织“代表人民”的意淫，任何主义“永远先进”的自欺欺人，最终都会落败于时代的力量，这或许是我们仅存的乐观与希望所在。 

　　 

　　前段时间，我还很得瑟地数落过香港影业，演员凋敝，市场缩水，一线花旦均被大陆包揽，香港导演只能来大陆找投资、找演员、找市场。 

　　现在看来，对比刚刚上映的《三枪》，我觉得张艺谋可以找块豆腐撞撞。相比较大陆导演在“大片”中每况愈下的表现，尽管资金缺、市场缺、演员缺，香港电影依旧完胜。内地的投资，内地的演员，却进一步成就了香港这座城市，香港电影人不可撼动的文化地标位置。、 

　　我虽然有点难过，但是不得不服，也不得不承认—— 

　　我一直希望中国影坛出现《十月围城》这样的片子。 

　　它触及了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时代与人物，同时它很好看。 

　　在中国这么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我们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那些老祖宗的家底，更是自晚清以来为中国明天而不断奋斗的人们，尽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臆想的正义与未来，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被时代所青睐，但是他们却代表着进步的可能性。 

　　小时候不喜欢读近代史，憋屈而令人心烦，古代史多好，我们多牛x，我们是世界第一。 

　　现在能慢慢体会到，读懂它，才会真正理解今日之中国从何而来，才能有资格去思索今日之中国向何而去。 

　　可惜，对于那段历史，我们缺乏空间去探求，媒体议题缺失，社会平台狭小，它沉入戏说、样板戏、娱乐的海洋深处。 

　　找不到一个社会的普世价值不可怕，可怕连寻找价值的人都没有，可怕的是我们连探讨它的空间都没有，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探讨它的兴趣。 

　　革命成功了，民主不一定会来。 

　　一个党成功了，民主不一定会来。 

　　一个主义成功了，民主不一定会来。 

　　千千万万人死去，民主不一定会来。 

　　甚至我们知道，民主只是个孩子，它能被不同主义，不同党派抱来抱去，被打扮成不同摸样。 

　　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对民主的兴趣，我们失去了对进步的相信，我们无法正视在追寻民主与进步中的鲜血、失误、愚蠢、卑劣与其他种种最坏的事情，我们永远不值得去享受它的光明与幸福。 

　　玛丽莲梦露说的好，如果你无法忍受我最坏的一面，你也无法得到我最好的一面。 

　　古往今来，所有让人奉献才华、勇气、激情乃至生命的美好事物皆如此。 

　　 

　　在看完《人间正道是沧桑》之后，我去查了查瞿秋白的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写了最后的文章《多余的话》，他说如果他还有生存的机会，他宁愿做一个普通的学者与知识分子。那一瞬间，相对于我DANG那些最终走上历史前台的男一号们，这位最终死在历史中的男配角显得更为亲近。他不再是曾经的党魁，他也无非是时代选中的一个普通人。 

　　所以，容我最后再推荐一次《十月围城》，一部关于时代中普通人抉择的影片—— 

　　这是一部很有诚意的片子。 

　　这部片子节奏紧凑且台词功力非常出色。 

　　这部片子终于实现了“一个好看的故事”和“一个深刻的故事”的融合。 

　　这部片子中不少演员贡献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表演，尤其是王学圻与甄子丹。 

　　这部片子以历史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最终书写了一个宏伟的命题。 

　　这部片子内涵极其丰富，导致于我在观影途中，脑海中不断浮现各式各样的人物与姓名。 

　　这部片子没有单方面歌颂革命，也不是简单的正邪之战或者好坏之争。 

　　这部片子没有我写的这么沉重，相反它很商业，它非常好看。 

　　…… 

　　这是我在豆瓣的第一篇影评，也是我打出的第一个评级。 

　　并非我看的其他影片不足以打动我，而是从这部影片开始，我看到了华语电影的某种可能性，我看到了“民主、革命、主义、未来……”这些词汇重新以严肃姿态回归主流议题的可能性，即使有人是为了去看偶像，有人是为了去看笑话，有人是为了去看武打，只要有人去看，我还是看到了思考的可能性，看到在这个娱乐时代中，我们愿意再次拥抱沉重的可能性。 

　　鉴于以上珍贵的可能性，我给它五颗星。 

　　值得迷信的不是陈可辛，也不是香港电影，而是终究会到来的进步，更是精神不灭的薪尽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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